
 

                    我所了解的顾水如先生 

 

                          赵之云 

 

 

                   一  时代背景与围棋之家 

 

    1891 年秋，我国封建时期最后一名围棋国手周小松逝世。当时，国内 

以能棋知名的还有二、三十人，但都只是些二、三流的棋手（指棋力比周 

小松差二、三子），从此中国围棋更加衰微不振，不过中国是围棋的创造 

国，在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谁也不怀疑中国围棋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可是，待到清末宣统年间（1910 年），一阵来自海外的飓风震撼了中 

国棋坛，以高部道平（当时四段）为代表的日本职业棋手开始来访中国。 

中、日棋手较量的结果是中国棋手溃不成军，纷纷被高部道平降至让子。 

这才是人们清醒过来，原来中国围棋已落后到不堪一击的悲惨境地！于是 

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引进外来围棋技术已经刻不容缓，中国棋坛上吹起了 

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 

 

    就在周小松逝世后约半年－－1892 年 3 月 3 日，顾水如诞生于江、浙 

间的枫泾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县），因为这一年系“龙”年，所以他小名 

叫“继龙”。 

 

    枫泾虽说是座小镇，但围棋也有传统。约在 19 世纪中叶，枫泾有程寅 

谷，家境殷富，又好围棋，曾延请晚清两大国手陈子仙、周小松到他府中 

传授棋艺，同时也招徕了不少四方围棋名手。待到清末，尽管时过境迁， 

而好棋之风未息，枫泾地方仍有不少人乐于此道，而顾水如的一家则是当 

时典型的围棋之家。 

 

    顾水如的父亲小石爱好围棋，母亲对此道也十分支持，由于耳濡目染， 

顾水如的哥哥月如、渊如均为围棋能手，其中渊如棋艺不俗，后来在上海 

一带小有名气（记得 20 年代熟知旧中国棋界状况的日本名手濑越宪作在列 

举中方棋界名手时，就曾提及渊如），不过水如天禀更高，棋艺后来居上。 

至青年时期，他在地方上已罕有对手。 

 

 

                  二  开风气之先 

 

    “当民国初元游沪，年甫弱冠，而弈棋已甚知名，时他人棋路尚沿旧 

习，而顾君独研究日谱，开风气之先....” 

 

    以上是 20 年代“东篱居士”介绍顾水如的一段文字。东篱居士即与顾 

同时代的上海名手陶审安，他熟悉棋界掌故，因此文字简洁可信。陶称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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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棋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应该说，这样评价是客观的。至 50 年 

代，濑越宪作在《中国棋界之凤雏》一文中也提到：“余于大正八年（1919 

）....访北京时，当时中国变日本派围棋者，顾先生可谓第一人....。” 

可见濑越与陶审安的看法不谋而合。那末，顾水如是怎样“开风气之先” 

的呢？他又是怎样“变日本派围棋”的呢？这里，我们还要从当时棋界除 

“旧”布“新”的变革情况谈起。 

 

    中、日围棋交流后，事实证明日本围棋技术远较中国先进，于是中方 

棋手也竞相仿效日本棋法，传统座子（按中国围棋传统规定：凡对子局， 

须在棋盘对角部先放置黑白各二子，称为“座子”，这种规定使围棋变化 

受到一定限制，但流行中国前后不下二千年）也因此逐渐废止不行。围棋 

“新法”渐渐取“旧法”而代之（当时棋界习称沿用传统中国棋法，包括 

对局前放置座子为“旧法”；采用日本围棋技术，包括废止座子不用为“ 

新法”）。从现存棋谱资料可见：1911 年间，这股改革“旧法”提倡“新 

法”的棋界新风已吹入中国第一商埠上海。而就在“民国初元”前后，年 

轻的顾水如也挟技来到上海，他赶上了学习围棋“新法”的绝好时机。 

 

    顾水如初到上海时，常去广东路文明雅集等茶楼切磋棋艺，他的对手 

有王彦青、范楚卿、吴祥麟及由北方南下的伊耀卿等。这些棋手多数都有 

和日本棋手交锋的经历，但他们一般年事已高，掌握新法已有困难。而顾 

水如此时还是年方弱冠的青年，学习新法往往能举一反三。由于顾进步显 

著，不久就能与棋界前辈分庭抗礼，渐渐“小顾”的棋名在棋界不胫而走。 

狄葆贤、张澹如等社会名流都乐意与他交往。 

 

    狄葆贤是多才多艺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曾留学日本，因此对日本围 

棋状况有一定了解，民国初期上海有正书局发行的几种介绍日本围棋的专 

著如《新桃花泉》、《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等，都是在他的授意下编成 

付梓的。狄葆贤赏识顾水如的棋艺，特聘他至狄创办的《时报》编辑围棋 

专栏。这样，顾水如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日本围棋棋谱了。张澹如是国民 

党元老张静江的五弟，他棋力不弱，又有资财，交游甚广，被认为是上海 

一带围棋活动的重要提倡者。顾水如得到狄、张等人的支持，棋艺蒸蒸日 

上，终于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青年高手。 

 

    1914 年，顾水如前往北京以棋会友。当时，寓居北京府学胡同的北洋 

军阀头目段祺瑞酷爱围棋，日本名手高部道平则是来往段府的常客。在段 

的款待下，顾水如在短短一年间与高部下了百余局棋，这对顾水如进一步 

掌握日本棋法具有积极意义。 

 

    顾初到北京的前几年间，经常与他切磋棋艺的另有几人，较著名的有 

汪云峰、段俊良、吉芝亭、刘棣怀等。 

 

    汪云峰是清末民初北方棋坛重镇。不过在那个时代里，知名棋手一般 

兼有“清客”与“棋手”两重身份，才能谋生立命，故长期游走于权势者 

之门，汪自然也不例外。他诗文歌赋、丝竹弹唱样样在行，又下得一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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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所以为当时上层社会所器重。汪虽然常和日本棋手对局，但他年龄比 

顾水如要大 25 岁左右，因此只能算是“新”与“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汪、 

顾结识的前几年间，汪在棋艺与处世经验方面比顾都有一日之长，他对顾 

起过提携、指导作用，汪与顾的关系可说在师友之间。 

 

    段俊良是段祺瑞的长子，清末就读于保定陆军学堂，因酷爱下棋，中 

途辍学。至民国初期，段棋艺大进，与汪云峰、伊耀卿等名手已可抗衡。 

顾来北京后，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段俊良，因为敌不住“小段”就不可能 

得到“老段”的青睐。顾、段之间曾经反复较量，双方互有胜负。不过段 

俊良棋艺虽高，生活上却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他最初因围棋引人入 

胜而爱上围棋的，渐渐才发现原来此道水平越高，对局越耗心血，不觉产 

生了畏难情绪。于是干脆与顾水如订了个“顾、段不再战”的君子协定， 

从此高挂免战牌。到了 20 年代，段俊良的名字就在棋界消失了。 

 

    吉芝亭一作金芝亭，他曾在清廷供职，按年龄是顾水如的前辈。他书、 

画、围棋均所擅长，在棋理方面素有研究。吉与顾相知甚深，20 年代后期 

顾水如迁至天津开创棋社，特地聘他担任围棋指导员，成为顾水如的得力 

助手。 

 

    刘棣怀和顾水如几乎是同一年来到北京的，他比顾整小五岁。刘初到 

北京时还是个学生，名气和顾不能相比。但刘在北京茶楼对局极多，实战 

经验丰富。至 20 年代中期，刘的棋艺终于赶了上来，在民国中期以后，顾、 

刘并峙，代表中国棋界的最高水平。 

 

    顾水如除了与段府交往外，平时还与其他名手同往大方家胡同的李律 

阁宅对局。李是有名的富豪，对局一般都悬有彩金。顾水如因棋艺出众， 

不久即被公认为有天才的青年高手。至 1917 年春，在段祺瑞、汪有龄等人 

的支持下，选派顾水如东渡日本，成为我国出国专攻围棋的第一人。 

 

    顾水如留学日本前后仅二年有余，时间尽管不长，但作为出国学习围 

棋的第一人，他在日本的情况按理值得一提，可惜至今文献阙如。1948 年 

《围棋通讯。顾水如先生》一文中虽有“....初，日人视先生年逾弱冠， 

为寻常辈，及对局，观先生刚柔兼施，制胜出奇，纵横自如，相率为惊， 

为我国弈林争光....”的介绍，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类文字并无实际 

内容。相反的是，日本方面却流传有另一种记载：即顾水如在日本时，因 

负于女棋手喜多文子，于是萌生了归国的念头。笔者不否认此说或许出自 

当时某些日本人的有意渲染，但就棋论棋，当时顾水如的棋艺确实比不上 

日本女杰喜多文子。其明证是现存有顾水如留日期间三局对局谱（均刊于 

1919 年 4 月版《中日围棋对局》），其中一局对秀哉名人，被让四子；另 

两局分别对广濑平治郎六段与野泽竹朝五段，均被让三子。由此可知当时 

顾水如在日本仅能算是三、四流的棋手（喜多文子在日本已是二流棋手）， 

在等级森严、人才济济的日本棋界，顾水如要靠棋艺出人头地恐怕希望渺 

茫。因此水平差距使他提早归国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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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国围棋长期积弱的年代里，我们不能苛求顾水如 

在棋艺上能一蹴而就地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时，也不可否认顾水如留日具 

有的积极意义。从 1919 年至 20 年代中期，顾水如是中国学习日本围棋“新 

法”最见成效的一人。他留日归来，棋艺也确有长足的进步。1919 年 10 月 

间，顾水如在迎战来访中国的日本秀哉名人时，他曾创被秀哉让三子获胜 

的纪录（其余中国名手均被秀哉让四子或更多），足见此时他的棋力已超 

过了以汪云峰为代表的前辈国手。堪称当时中国棋界的最强者。据顾水如 

自述，秀哉名人访华时曾认可他为四段棋手，这在当时应是一种殊荣。今 

天，在我们评价顾水如的贡献时，请不要忘记那是在怎样落后的基础上迈 

出怎样艰难的一步！为中国围棋“开风气之先”，顾水如是当之无愧的。 

三  从“南王北顾”到“南刘北顾” 

 

    顾水如归国后，围棋理论高人一筹，段祺瑞对他的棋艺十分推崇，赞 

顾为“弈林不可多得之天才”。此间，顾水如除了常去段府外，又在李律 

阁处担当嘱托的差事，同时，他又主编《时事新报》的围棋专栏。由于他 

名重一时，来访中国的日本棋手都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位“支那（中国）第 

一棋士”。 

 

    这里应向读者交代的是顾水如有“中国第一棋士”的美誉，固然取决 

于他的棋艺，可是旧中国时期根本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比赛，也没有合理 

的棋手等级制度，所以这类美誉多少含有上层人物捧场的成分，和现代的 

“全国围棋冠军”不宜等同。事实上，顾水如也渐渐地步汪云峰的后尘， 

成为段府的一名“清客”，时人因顾、汪与段祺瑞的关系非同一般，戏称 

他们为“棋顾问”，这是个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称号。不过，在棋道不昌 

的旧中国，棋手更理想的出路恐怕是不存在的。 

 

    然而顾水如毕竟是一代国手，在赏拔年轻棋手方面他可谓独具慧眼。 

1924 年，北京“海丰轩”棋室来了一名年方十岁的少年棋手吴泉（即后日 

之吴清源），他的棋艺才能迅速引起在京名手的普遍关注。汪云峰、顾水 

如、刘棣怀等名手都先后前来指导吴少年对局，他们似乎从这位少年身上 

看到振兴中国围棋的一线希望。 

 

    不料第二年春季，吴少年之父病故，全家失去了支柱，顿时陷入困境。 

此时吴少年的舅父力主吴家迁回原籍福建另谋前程，这样，吴的棋艺势必 

半途而废。在关键时刻，爱惜人才的顾水如向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陈 

述了吴的棋艺才能和家庭状况。于是段每月拨给吴少年大洋百元，并给吴 

的舅父另外安排了职务。吴少年生活安定后，棋艺突飞猛进。客观地说， 

后来吴名满天下，顾水如早期辅导之功实不可没。但顾、吴在一起的时间 

不长，前后不出三年，这与时局的动荡是有一定关系的。 

 

    1926 年 3 月，段祺瑞倒台，旋迁往天津日租界，北京棋界失去了台柱， 

棋手的生活自然大受影响。这一年 8 月，顾水如还带着吴泉至北京大方家 

胡同李律阁宅，与当时正在访华的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交流棋艺， 

吴少年的才能使日本棋手感到惊讶。但不久，顾水如终于离开北京，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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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海、天津等地，和吴少年分手了。 

 

    1927 年间，顾水如来到上海，此时，上海围棋经张澹如等实业家大力 

提倡，有蒸蒸日上之势，总体实力已不在北京之下。其中最负盛名的首推 

嘉兴人王子晏。原来自民国初期以来，日本棋手到上海游访频繁，王子晏 

与日本棋手屡次交流，胜率高达七成。因此被誉为“南方棋界第一人”。 

7 月，在沪上棋界人士的怂恿下，顾水如与王子晏两位南北棋坛巨挚进行 

了一次分先五局决战。 

 

    顾、王之争，无疑引人瞩目，这不仅由于对局者都是中国棋界的顶尖 

人物，而且又是“北段（祺瑞）”与“南张（澹如）”两大权势门下第一 

高手的较量。顾、王都是学习日本棋法的佼佼者，只是顾成名更早一些。 

就棋艺风格而言，顾水如长于布局，他的棋富于变化，擅长腾挪；而王子 

晏是功夫型的棋手，他的棋沉着稳健，精于后盘收束。这场比赛功力悉敌， 

结果王胜其三、顾胜其二。双方水平十分接近。 

 

    顾水如称霸棋坛的时代终于过去，从此，中国棋界进入“南王”“北 

顾”对峙的时代。 

 

    不过严格地说，从 1927 年下半年后，中国棋界真正头号实力人物既不 

是顾也不是王，而是此时涉世未深的北京神童吴清源。但因吴清源于 1928 

年 10 月就迁居日本，顾、王才名副其实地成为南北棋坛盟主。 

 

    上海交流后，顾水如又北上天津，继续与段府往来。此时，他在天津 

福禄林饭店创立了一座棋会。“一时津市名流荟萃、高手盛集”。接着， 

他又在《商报》开辟围棋专栏，继续弘扬棋道。 

 

    至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棋界阵容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北方棋界的 

衰落，原在北京的国手刘棣怀南迁上海，击败了南方重镇王子晏，从此王 

子晏退居二线，“南王”之称也就顺理成章地为“南刘”取代。于是中国 

棋界的代表人物也一变而为刘棣怀与顾水如，人称“南刘北顾”。 

 

    至“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蒋介石生怕日本人利用 

段祺瑞这块招牌与他作对，特派亲信至天津请段南下“颐养”。段于 1933 

年 1 月离天津南下，顾水如也随同段祺瑞来到上海。 

 

    顾水如南来后，上海迅速上升为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因顾、刘同在 

上海，“南刘北顾”之说也就自然消失了。 

 

 

                            四  海上四棋家 

 

    顾水如到上海后，在吕班路渔阳里创办了“上海弈社”，这期间青年 

棋手过惕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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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顾、过共同创办“上海弈社”期间，过惕生的棋艺进步显著，这和 

顾水如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当时，刘棣怀在评论过惕生的对局时对此予以 

首肯：“过君之弈，年来确有进步，盖得力于顾君水如之指导者不少。” 

 

    1934 年 5 月，日本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及安永一四段等一行来访 

上海、无锡等地。此时，木谷与吴在日本已是家喻户晓的青年高手，中国 

棋手均非其敌，但顾水如、刘棣怀在与安永一的对局中分别获得胜利，体 

现了中国一流棋手的实力。 

 

    至 30 年代中期，张澹如在房地产实业方面亏了本，再也无力为上海棋 

手提供巨额资金，刘棣怀也被迫离开往南京围棋活动。1935 年夏季，南京 

刘棣怀与上海顾水如的相互配合，促成了民国时期少有的“京沪埠际杯赛”。 

6 月，京沪两地高手在南京香铺营“公余联欢社”进行了一场水平上乘的 

较量，顾水如、刘棣怀、冯震、宋温善、过惕生、朱叔庄等名手纷纷登场 

献技，其中顾水如与刘棣怀分先二局尤其引人注目，结果双方各胜其一， 

平分秋色。这两局曾为国内外几种报刊转载，足见影响不小。 

 

    1936 年 11 月，段祺瑞去世，上海棋界活动转入低潮，作为“棋顾问” 

的顾水如，难免有所感触。陶菊隐《新语林》中称“段（祺瑞）归道山后， 

（顾）颇有知己难逢之感”，点出了此时顾水如的心情。从时间上来看， 

段、顾水如交往长达 20 余年，段对顾有“知遇之恩”是客观存在的。 

 

    相当一段时期中，顾水如常借搓麻将解忧，棋反而下了少了。可是到 

1937 年间，上海棋手在汉口鲁创立“中国围棋会”，顾水如又应聘担任棋 

会的“甲组指导”。 

 

    “中国围棋会”除了组织棋手对局外，还创办了《中国围棋月刊》宣 

扬棋道，上海棋界又有恢复之势。此时顾水如也常下指导棋，他对青年棋 

手胡沛泉尤为欣赏，赞为“棋界最有希望之才”。但胡后来专攻理工科， 

棋艺就不能深造了。 

 

    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在民族蒙受灾难的年代里，围棋活动自 

然一落千丈。 

 

    1942 年 10 月，日本棋手濑越宪作八段、吴清源八段、桥本宇太郎七段 

等一行来到我国沦陷地区交流。曾赠予 17 名中国棋手段位，其中顾水如、 

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被认可为四段，是当时中国最 

高段位的获得者。 

 

    1945 年抗战胜利，中国棋手又纷纷来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此时上 

海地方新老名手众多，但因王子晏、张澹如已退出棋坛，过旭初、过惕生、 

胡沛泉、张恒甫等资历尚浅，唯有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四人 

为棋界巨挚，人们称为海上“四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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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 年 7 月，在顾水如发起下，上海棋界人士在“魏园新生活俱乐部” 

组织“星期棋会”。接着，棋艺爱好者徐润周、李德之、陆成爻、赵云浦 

等也纷纷响应，组织“星期棋会”。这些棋会基本上都坚持到建国初期， 

对上海棋界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  晚年余热 

 

    1951 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开辟“棋类周刊”，“周刊”虽然版面 

有限，但在宣扬棋道方面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顾水如、刘棣怀、过惕生、 

胡沛泉、徐润周等名手都是积极撰稿者。 

 

    建国初期，上海市中心的襄阳公园棋风盛极一时，顾水如、王幼宸等 

名手都常来此处下指导棋，由于来往的棋艺爱好者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顾水如感到围棋振兴大有希望。 

 

    1951 年 5 月，顾水如在《弈之原始和现代棋士之品位》一文中写道： 

“襄阳公园中，每逢暇日，弈者如云。长此以往，预测三数年中，不但新 

人物中，容有若吴清源氏之天才继起。....”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顾水如的伏枥之志。尽管他已年届花甲，仍热切 

地盼望上海棋坛涌现一代新人。 

 

    同年 6 月，顾水如特约两名青少年棋手（一姓严，16 岁；一姓戎，17 

岁）在襄阳公园进行比赛，这两位青少年棋手功力尚浅，但顾水如还是亲 

自评解全局，刊于《新民报晚刊》，其目的在于“发掘并鼓励新人”。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顾水如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襄阳公园收了一名 

年方 7 岁的学生陈祖德。关于顾、陈之间的师生之谊，详见陈祖德自传《 

超越自我》，本文不作介绍。 

 

    1953 年 7 月，在陈毅市长的关怀下，顾水如受聘为上海第一批文史馆 

馆员。接着，陈修崇、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汪振雄、王志贤等名手 

先后进入文史馆，围棋项目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顾水如因资历最深，又当 

选为市政协委员。 

 

    50 年代中期，顾水如坐镇延安路“延安棋室”。“延安棋室”面积不 

大，仅能容纳六、七桌棋。因而当时大部分高手和棋艺爱好者都在金陵西 

路、巨鹿路交汇处的“品芳茶楼”下棋。在笔者印象中，顾水如一般只下 

指导棋。 

 

    1955 年 2 月，上海市文史馆举办“上海市棋友谊赛”，这是建国初期 

第一次由市级单位主办的重要角逐，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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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振雄、董文渊、曹钧石、林勉、王志贤、陈修贤等南方棋界精英全部登 

场献技。比赛前后历时两个月，结果魏海鸿、刘棣怀分别获得冠亚军。顾 

水如发挥得有失水准，仅得第六名，这于他长期不下对子棋有一定关系。 

从此顾水如只担任上海市或全国棋赛的裁判长工作，不再参加国内任何比 

赛。 

 

    1956 年夏季，京剧大师梅兰芳访问日本，遇到了称霸日本棋坛的巨匠 

吴清源。在交谈中，吴清源表示愿意为中国培养一批少年棋手。梅兰芳回 

国后，委托许姬传专程到上海走访顾水如。顾水如向许推荐了陈祖德、陈 

锡明等四名少年棋手，认为“都是很好的培养对象”，但因为各种原因， 

吴清源的愿望未能实现。 

 

    1960 年 1 月，上海出版了建国后第一种围棋定期刊物《围棋》，顾水 

如担任副主编。 

 

    同年 6 月，以濑越宪作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我国，经过上海 

时，顾水如和年逾古稀的濑越进行了一场比赛，这是当时中、日两国资历 

最深的棋界元老间的最后一次手谈，大约是友谊重于胜负的缘故，棋下了 

半局就不再继续了。 

 

    60 年代初，上海体育俱乐部开办围棋训练班，顾水如担任围棋指导， 

1962 年训练班扩展为“上海市业余围棋学校”，顾水如任校长，继续为培 

养新人发挥余热。 

 

    “文革”期间，顾水如作为棋界老牌权威，收到冲击在所难免。为了 

躲避各种纠缠与干扰，他索性离开他在上海河滨大楼的高级公寓，迁往松 

江居住。 

 

    顾水如迁居松江后，棋兴不减当年，平时仍到松江某茶室中下指导棋。 

松江地区围棋水平不高，一般棋手顾都要让三、四子或更多，所以当地棋 

手对他特别钦佩，顾水如也乐意向他们传授围棋心得。据说，这时他的心 

情比在上海时要好得多，不过他已是年近 80 岁的老人了。 

 

    1971 年春夏之交，顾水如患病不起，历经棋界沧桑的国手终于下完了 

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步棋，6 月 19 日殁于松江人民医院，享年 80。 

 

    90 年代初，松江县体委、政协和围棋协会在顾水如诞辰百年之际，特 

地举办了“松江县首届围棋团体赛”，以纪念这位近代著名国手，可见顾 

水如对棋界的贡献是长存的，深入人心的。 

六  顾水如先生二三事 

 

    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棋坛上，顾水如是负有盛誉的代表人物，他才 

气横溢，棋理清晰，自有不少令人钦佩的长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又不 

可避免地受到旧习俗的种种影响。不过无论他的长处抑是短处，都是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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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旧中国棋界的特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某种典型意味。他驰骋棋 

坛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旧中国棋手乃至围棋发展史的丰富资料。 

 

    顾水如的围棋理论师法日本，但他对日本棋法从不迷信，敢于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这堪称是他的一大优点。记得早在 20 年代后期，顾水如就 

曾去信日本，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铃木为次郎与野泽竹朝十局棋的某一着 

法提出质疑。铃木、野泽是当时日本屈指可数的高手（铃木被誉为“旭将 

军”，野泽被誉为“常胜将军”），他们之间的决战在日本棋界有不小的 

影响。至于当时中国棋手，对此恐怕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可是顾水如 

的看法也确有见地。因此日本《棋道》杂志作为参考意见给予披露，可见 

顾水如对当时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日本棋法并不盲从，而是有批判地加以 

吸收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就曾几次看到顾水如对流行的日本着法提出 

这样的异议，可见他这种“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一贯的。作为老一辈棋手， 

具有此种精神尤为可贵。 

 

    另外，顾水如对年轻棋手在棋艺方面的大胆创新，一般总是采取肯定、 

鼓励或支持的态度。 

 

    记得 60 年代初，国内有两位青年名手合写了一篇《定式变着的研究》， 

在《围棋》月刊连载，这篇文章在技法上容或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但不囿 

于日本“定式”（指经高手研究认可的常见套子）变化，希望创造一些中 

国自己的东西这一角度来看，是有可取之处的。不过在那个时代，日本定 

式多半被视为金科玉律，中国棋手对它进行推敲变化是否自不两力呢？ 

 

    对此，作为《围棋》副主编的顾水如亲自写下《读后感》，指出： 

 

    “....围棋变化繁多，着法日新月异，自不能永远尽善尽美。我们应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加以发挥改进，看到××二同志这几期作品， 

    对他们敢想敢做的精神表示钦佩....” 

 

    不难看出，顾水如对围棋的认识是辩证、积极、科学的，是提倡敢想 

敢做的。正因为顾水如的“围棋观”胜人一筹，所以他在围棋理论方面超 

越同时代的许多棋手。真正懂得围棋精髓的国手绝对不同于食谱不化的围 

棋学究。 

 

    为棋界培育新人方面，顾水如成绩显著，他曾辅导过少年时期的吴清 

源，又是国手陈祖德的老师。而事实上，从顾水如的漫长围棋生涯，经他 

指点过的棋手不知有多少，较早的有过惕生、胡沛泉等，至于建国以后成 

长的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青少年棋手，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五、六十年代，上海地方开始重视培育棋界新手，但当时编制有限， 

重视“成分”的倾向也比较严重。顾水如为推荐青少年棋手，难免要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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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上据理力争，有时他成功了，有时也不免碰壁，从中多少可窥顾水如对 

培育新人，始终怀着满腔热忱。 

 

    顾水如有很多值得称道的长处，但人无完人，他也有欠缺，其中最明 

显的就是他不善于与平辈棋手平等相处，以致不少沪上名手都对他有意见。 

记得 50 年代间，上海名手十之七八都在“品芳茶楼”交流，与顾水如不相 

往来，这就使顾在棋界陷入孤高而又寡和的境地。按理说，多数老一辈棋 

手在振兴中国围棋的大方向上和顾水如是一致的，他们同样为围棋界作了 

很多有益的工作，无奈双方隔阂已久，说穿了，这是不健全的旧中国棋界 

状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种延续与反映，不利于围棋事业的顺利开展。 

 

    棋界不够团结，原因是复杂的，但作为顾水如本人，不能说他没一定 

责任。他出名早，名气大，资历深，留过学，捧场的人也多，棋艺当然也 

是第一流的，这就使他产生了很强的优越感。他经常小觑同道，用老眼光 

看人，不承认同辈棋手棋艺上的进步，有意无意中挫伤了对方的积极性。 

一旦轮到棋界“排名位”的时候，他总喜欢翻“老皇历”，认定自己按资 

排辈理当高人一头，有时，就显得有些想不开了。以下，笔者择录顾水如 

前后两封公开信，为了便于读者见仁见智地进行分析，对当时棋界的有关 

状况笔者将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封信写于 1928 年 6 月 25 日，这是顾水如针对日本棋家濑越宪作《 

支那棋界之现状》一文写的。 

 

    当时的情况是：1928 年 5 月，濑越宪作在日本《棋道》发表《支那棋 

界之现状》一文，将中国知名棋手按水平高下分为九等：其中吴清源列榜 

首为“九”；王子晏、刘棣怀二人列为“八”；顾水如、汪云峰、雷溥华 

等五人列为“七”；另有陈藻藩、王幼宸等三人列为“六”；张澹如、林 

贻书等四人列为“四”；其余还有“一”至“五”若干，合计 34 名。 

 

    顾水如阅后，对将王子晏评在他之上，对将成名比他约晚 10 年的刘棣 

怀排列在他之上，大感不快，于是就致书濑越： 

 

    “....顷阅六月号《棋道》，内载《支那棋界之现状》，有先生评定 

    中国南北弈手比较表，其间程度高下，迥非真相。姑以”六“之陈藻 

    藩、”四“之张澹如而论，陈、张之程度均不在”八“刘昌华（棣怀） 

    之下，其余品评，亦不相符，无待赘述。....将此函付登《棋道》， 

    藉当更正，无任伫盼....。” 

 

    濑越收到后，将此信在《棋道》公开发表，标题为《顾水如氏之抗议》， 

甚为醒目。 

 

    顾水如指责濑越的评定“迥非真相”，那末，顾自己提出刘棣怀的棋 

艺与陈、张伯仲的见解又是否公允呢？其实也不尽然。濑越对刘的对局谱 

是留意的。早在 1926 年 8 月，刘棣怀就在被让二子的条件下战胜过日本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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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薰六段，证明刘已步入中国第一流棋手的行列；稍后，刘棣怀和吴清源 

之间的对局，濑越也曾亲自加以评解。而顾对刘的进步似乎估计不足，所 

以持论多少也失之偏颇。只是濑越文中将顾评得偏低，使顾水如感到屈辱， 

这也是事实。 

 

    笔者不了解刘棣怀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何感想，但类似的情况屡次发 

生，双方关系逐渐疏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封公开信写于建国初期，由顾水如寄给当时唯一围棋刊物《围棋 

纪录》（油印）编者胡沛泉。这封信表面上是通知《纪录》不得再提及顾 

水如的“段位”，但从时间来看，信是针对上海刘棣怀等名手组织比赛和 

王幼宸升段而写的。 

 

    1951 年间，上海地方名手举行春季及秋季围棋比赛，参加者有刘棣怀、 

过惕生、胡沛泉、王志贤及由北京迁到上海的名手王幼宸。比赛采用升降 

制，目的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段位棋手。其中刘棣怀 1942 年间曾被日本棋手 

认可为四段，又是当时常下对子棋的一线高手，因此以刘为“标准”四段， 

用以衡量其他棋手达到的水平，王幼宸、过惕生则暂定为三段。至 1951 年 

9 月，王幼宸因在春、秋两次比赛中均获得第一名，晋升为四段棋手。在 

当时国内仅有几名四段棋手的情况下，王的升段，被视为棋界的大事，《 

围棋纪录》对此当然要加以宣传。这样，王幼宸就成为和顾水如、刘棣怀 

同等级的棋手了。 

 

    就在王幼宸晋升段位稍后，11 月 16 日，《纪录》编辑胡沛泉突然收到 

顾水如的来信，信中写道： 

 

    “....鄙人在三十二年前日本人本因坊秀哉来华，曾以四段相赠，但 

    生平从未用此名义。贵《纪录》论及鄙人往往冠以四段荣位，获诵之 

    余，殊称愧汗。务请以后论及鄙人迳称某某，勿以此相称....” 

 

    这封信用意明显，若说顾水如不重视“名义”，那又何须追述秀哉赠 

他段位的往事？信中所以要这样提及，目的在于说明自己段位的正宗与资 

历之深：1919 年获得的段位与 1942 年经日方认可的段位在资历上已大有差 

别，更何况迟至 50 年代由中国棋手自发组织比赛中产生的段位？如今《纪 

录》将王幼宸与顾水如同列为四段，这对顾水如来说就难免要感到“殊称 

愧汗”了。在顾眼中，王幼宸棋才平庸，怎能和顾平起平坐？可是这次顾 

水如却看走了眼，王在建国前的棋艺确实比不上顾，但他弈棋专心致志， 

至 60 岁后终于跻身中国一线棋手行列，不久，他就成为两届全国围棋亚军 

的得主。王以战绩证实他获得段位可谓实至名归，而顾水如对他此时的实 

力显然是低估了。 

 

    顾水如的信发表后，首先不快的当然是王幼宸，至于组织与参加比赛 

的其他名手也多少感到扫兴，因为顾水如的表态无异于不承认他们的棋力。 

后来，王幼宸几次走访顾水如，希望与顾切磋棋艺，通过棋盘上的胜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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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自己的进步，但顾对王的要求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渐渐僵化了。 

 

    以上两封信，说穿了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非问题，但读者对顾水如 

的个性已多少可窥一斑。按理，优秀棋手自尊心强是不难理解的，只是顾 

水如表现得比较“外向”而已。自尊心强有其优点，那就是他每以振兴围 

棋为己任，站得高，看得远。仅从培育新人角度来看，顾水如的优点就得 

到充分的发挥。自尊心强也有欠缺，那就是“文人相轻”的旧习气较重， 

不能心平气和地与同行相处。围棋是竞技项目，与同等级棋手切磋得少了， 

理论与实践就容易脱节，对此，顾先生也难以免俗。 

 

    记得笔者少年时期，对顾先生的评棋极为钦佩，他说理清晰，能启迪 

后学的思路，就理论而言，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后来，笔者又到“品芳茶 

楼”等处学棋，才发现其他国手也各有所长。如果顾水如先生能和他们互 

相之间取长补短，对中国围棋水平的提高肯定大有裨益，可惜这种机会在 

当时是太少了。中年以后，笔者无意中涉猎了部分围棋文献，才逐渐认识 

到，作为时代棋手，顾先生既有他的幸运，也有他的不幸和难处。 

 

    顾水如青年时期就接触到刚输入中国不久的日本先进围棋技术，使他 

成为当时我国学习“新法”的前驱，他的棋艺也理所当然地超越了他的前 

辈如张乐山、范楚卿等名手。这些成就都是在当时中国棋界发生新旧变革 

的特定环境中才能取得的。由此看来，顾水如也是“应运而生”的幸运者， 

他比他的前辈学棋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然而旧中国时局多变，围棋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提倡。如果当时也像今 

天这样有种种比赛，那末，以顾水如的才能，他无疑将是奖杯、奖状的有 

力争夺者，他完全可以用实实在在的战绩来证明他的真价，可是，那个年 

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不只是顾水如一人的不幸，也是旧中国众多高手 

的共同不幸。 

 

    既然没有竞赛，技术上的固步自封与名分上的按资排辈等情况也就难 

以避免了。作为资历最深的顾水如，则更有他的难处，特别到了晚年，资 

深反而成了包袱。他不愿被人们遗忘，可是竞技场上又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当时，笔者曾隐约感到：作为老一辈棋手的代表人物，顾先生正徘徊 

于重温往事与发展的棋界潮流之间，他有豪气、有壮心，又有某种不为时 

人所理解的失落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那双智慧的眼 

睛还是那样的清澈有神，不过迎着围棋昌盛时期的到来，他已经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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